
跟着我俩走过金婚五十年的物件
没有几样，而每天都能见到的就只有一
件：造型异常的不锈钢小小勺。之所以
这样叫，是因为小勺的头很小，勺把却
是又细又长，甚至比一般的大勺把还要
长，可感觉却是娇巧玲珑。它见证了我
和老伴俩相识、相恋、结婚、生子，一直
陪伴至今，每天为我们所用。

我与她相识不久，一个寒冷的冬
天，我俩在她单位的单身宿舍里，面对
面坐在一个烧的红里透白的煤球火炉
两边说话。傍边的桌子上放着她的饭
碗和一把不锈钢匙勺，我顺手拿起匙勺
摆弄着玩，随后竟在毫无意识中把勺子
放在炉火上烤着。冷却后发现原本亮
晶晶的匙勺，变成了灰黑色，品相难看
无法再用。尽管她一个劲儿的说没关
系，但我决心给她再买一把。

说实话，那时我真是有点土气，很

少见到有人不用筷子而用匙勺 吃饭。
当时的匙勺铝制的居多，不锈钢的很少
见。至于选择多大的匙勺适合成年人
用，我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数。跑了好
几个地方，才挑了一把觉得挺好看的就
买了回来。谁知她见到这把小勺忍不
住笑了起来，说：“你这是要用来喂小孩
啊？” 我这才意识到买错了，不过她还
是将就着使用。

小小勺真正派上用场是在我们的
大女儿出生以后。当她能吃食物时，用
来喂饭、刮苹果沫吃，还真是再合适不
过了。当女儿自己能用小手抓住小小
勺往嘴里送饭食时，应验了老伴曾说的

“要用来喂小孩”那句话。几年后小女
儿出生，小勺又圆满的发挥其喂小孩的
功能。

十几年前我俩跨海越洋来美国帮
助女儿照看孙辈，没有忘记携带小勺同

行。于是，小勺又圆满的为外孙女、外
孙子的成长服务了全过程。

当前，在我俩日常生活中，似乎也
离不开这把小小勺了。烧菜，包饺子、
包包子添加作料时要用它来计量；老伴
为治病食用一种特别的蜂蜜制品时，也
要用它来量取；品尝煲汤味道时离不开
用它来舀取; 在食用切开的猕猴桃
时，用小小勺挖取果肉，能确实体会到

“人巧不如家什妙”。
这把小勺使用起来如此的顺手，致

使我在闲思：如果某一天没有了这把小
勺，我会难舍加懊丧；估计在市场上很
难寻觅到同样的小勺，顶多能找到一把
类似的替代品吧。

但是替代品怎么能够替代小小勺
在半个世纪时间里，所沉积、隐蕴的那
些情感与趣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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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小小勺
邹少男

云涌无声，一片芦苇从一个人的头顶长出。
沉闷的气息梦魇一般，让岁月的河流在掌间喘息。

蝴蝶的翅膀已驮不动蓝天。
它匍匐在枯柴败草般的黄皮肤上，在缓慢的时光里，暗淡美丽。

死亡的氛围雾霾一般弥散。
一只落单的大雁把乡愁的哀鸣，磨成一把利刃。

火焰一寸一寸退让，隐藏到身体深处。
骨骼以残存的钙质抵御酸痛，呼唤，血液里的一场暴动。

山野开始把绿色的欲望，置换成一个流放者脆弱的坚强。
一片花地在季节的胸口营造虚华，然后，在一场暴风雨中呻吟，

只留下嶙峋的守望，独对苍茫。

冬
意

你只有缄默，除非一支桨拨动你的情感。
语言的鸟都回到了那片柳林，我们无法说出赞美。

人间的传说，在暮色的胸中只是一片苍茫。
谁能抚平人类的苦难，谁就能将一舟的心情，

泊在一条凤尾鱼的尾翼。

暖色的空白，现在留给一个中年人的黄昏时刻。
他驶过的航道被湖水淹埋，
他将往的时光浪花潋滟。

这触目的瞬间，岁月的桑田沧海都被定格。
它比人生长远，比死亡更汹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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